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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考古发掘的出土遗物中，陶器占有很大比重，它是古代人类最主要的生活用品之一，

对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面对遗址出土的成千上万片不同颜色、不同纹饰的陶

片，我们如何入手进行分类、分析？如何判断它们破碎之前是什么样子？用来做什么？怎么

做成的？

2018 年，为配合乌东德水电站基本建设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楚雄州武定县的长

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。该遗址是金沙江中游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

期遗址，出土了大量陶片、石制品等，晚期堆积中发现了石范。遗址出土的陶片中，有一类

具有典型特征：沙质手感；陶胎中杂磨圆度较高的、完整的小砾石；器型基本统一，可辨器

形的残片均为侈口、束颈、圆鼓肩；颈肩部内壁有明显的泥片或泥条贴筑、拼接的痕迹，有

的还残留指压痕；器内外壁不见磨光痕迹，肩部饰纵向细绳纹，纹饰稀疏，大多不规则，唇

面也连续斜向压印细绳纹；器外壁以红、红褐色、橙红色为主，内壁多灰色；器身肩部以上

最厚，肩部以下则为两面均抹平的较薄的残片。遗址出土的其它陶片，绝大部分手感光滑；

陶胎中有意识地掺入了大量破碎的石英颗粒；器形多样；内壁、或外壁、或内外壁磨光，基

本不见制作痕迹；纹饰以点线纹及刻划纹为主，绳纹均为滚印绳纹，布满肩至下腹部整片区

域；器表陶色斑驳。两类陶片差异明显，很容易区分开来。

整理工作中并未发现或复原上述第一类残片的完整器，这类陶片属于哪类陶器的残片

呢？首先，从残片的形态分析，除了口沿、颈肩部残片外，其余均为略有弧度或基本近平的

残片，应为腹、底部残片；该类残片未见平底、圈足或其它形态器底，结合口、肩部残片形

态，推测应为圜底器。其次，陶胎中杂较多大小不一的小砾石，可提高陶器的耐热急变的性

能，在再次加热时（即使用过程中）也不容易烧裂，推测该类器物应主要作为炊器。另外，

在发掘过程中，我们发现在一些用火遗迹堆积中，该类陶片占了绝大多数，这也印证了该类

陶器应为炊器。综合以上分析，推测此类陶片应为陶釜的残片。

通过对陶釜残片断面的观察，我们发现陶胎中杂有较多大小不一的完整小砾石，磨圆度

大多较高，有的陶胎中的小砾石部分地裸露于陶片内壁或外壁表面。陶胎中还零星发现了碎

骨片、较完整的小蚌片、炭化果核、炭化植物痕迹等。这些掺入胎土中的“羼和料”，种类

杂、在胎土中的分布不均匀，并非是当时的人类制陶时有意加入的，而是需要烧制陶釜时，

就地取材，直接使用，陶土并未经过淘洗、分选。

陶釜残片上保留了大量制作痕迹，根据这些制作痕迹，我们可以大致复原陶坯的成形过

程。腹部、底部残片多较薄，仅约 0.4-0.6 厘米。少量残片断面可见两片或三片泥片拼接的

痕迹，推测腹部、底部应为泥片贴筑成形。成形方式大致有两种：一种以自然砾石或陶制或

木制工具为内托，一边贴筑泥片，一边从外壁拍打，使泥片贴合在一起；拍打的工具也可能

为砾石或木拍。这种方法可将陶坯正向放置，直接从底部一直贴塑至内收的圆鼓肩，再经慢

轮修整，将器壁抹平。另一种可能是利用了内模作为支撑，将泥片相继覆盖于内模表面，拍

打使其粘合，内模可以为木制，也可以直接利用自然砾石，泥片拼接至上腹部最大径时，由

于圆鼓肩需要内收，若再继续贴筑泥片，则无法取出内模，只能待底腹部陶胎略为阴干成形

后，先取出内模，再将基本成形的内模上缘内卷，形成圆鼓肩。

颈肩部残片的内壁，均残留泥片或泥条拼接的痕迹。有的衔接处比较规整，从断裂的衔

接面还可清晰地看到有竹篾类工具刮平的痕迹；有的连泥片都未经修整，仅将泥料大致压平

后便直接贴附于肩部内壁，留下了粗糙的泥片边缘，以及明显的指压痕迹。从残片纵向断面

及横向断裂面的痕迹看，颈肩部的制法大致可分为两种：一种是利用较厚的泥片，从内壁贴

筑；贴筑前，会将衔接区域刮成斜平面，以增加接触面积；这类颈肩部残片，多从衔接处横

向断裂。另一种是先利用较薄的泥片大致贴塑至颈部，成形后，再用泥条或泥片贴筑于肩部

内壁，起加固作用；为使加固的泥条或泥片与陶胎更好的粘合，内壁往往留下了指压的痕迹。

这类颈肩部残片，断裂处多为肩腹交界、未有泥条或泥片加固的器身较薄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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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口沿处，则从颈部内壁贴筑较大的泥片，手指按压内壁，手掌向心略用力，形成了侈

口的形态。手指按压内壁及手掌用力时，外壁应有拍或砾石等工具形成一个反作用力，以保

证陶胎顺利成形。部分口沿外壁有一周泥缝，应为泥片上缘外折后贴附于口沿外壁，再按压

抹平形成。

部分颈肩部残片的外壁，有薄层的表层脱落，说明部分陶釜在陶胎成形后，还在颈肩部

外壁涂上了一层泥浆，一是可以掩盖部分裸露在陶胎之外的小砾石，二是可以掩盖制作陶胎

时留下的各种痕迹，使表面更加光滑。

最后，在陶胎颈肩部以及唇面上，以缠绕细绳的棍子纵向或斜向连续按压，由于呈现出

的“纹饰”大多不规则，有的绳纹还被再次抹平，痕迹相当浅淡，我们推测这样的绳纹主要

目的仍是加固泥片之间的粘合，而非装饰。

陶胎制作好后，需要在阴凉处阴干，才能进行烧制。遗址出土的陶片火候普遍不高，且

陶色斑驳，应为露天堆烧。可以想象，将一排排制作成形的陶釜坯，口底相接的放于地面（或

挖一个浅坑，整齐排列于浅坑中），然后周围放上柴火开始烧制；也可能在排列好的坯上，

以植物作为支撑，其上再覆盖一层泥壳以增加烧制温度；烧成后将泥壳敲碎，即可取出烧制

好的陶釜。

陶釜主要用于炊煮食物。遗址中并未发现因长期用火形成烧结土的灶膛，推测使用时，

一种可能是在釜底垫上河卵石，因为临江便有大量的自然砾石；一种可能用藤条或绳索系于

陶釜颈部，然后以木架作为支撑，将陶釜悬挂起来，再在底下生火；云南部分少数民族房屋

的“堂屋”正中，仍有悬挂炊具烹饪食物的习俗。

根据肉眼可见的器物特征，结合遗址的其它现象，我们大致复原了长田遗址陶釜的选料、

制作过程与使用方法。这是对陶器的一个最基本特征的认识过程，是进行陶器研究的基础。

这个过程，就像侦探破案一样，需要尽可能采集现场的所有证物、证据（即收集发掘出土的

所有遗物，不论大小、种类）；对每一项证物、证据进行仔细的辨别、科学分析；找出各项

证据之间的关联，形成证据链；最后推演案件过程。采集的证物越丰富，则线索越多，证据

越充分，案件分析就越清晰。同理，发掘过程中，只有全面收集遗物、对各类遗物进行科学

分析、将遗物特征与遗迹现象相对应，我们才能拨开眼前的迷雾，更加接近于历史的真实。

陶釜口沿残片

陶胎中的炭化果核痕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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泥片拼接痕迹

泥片泥条加固痕迹

肩部残片的细绳纹


